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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听陶霖珊说过，这些年外
贸订单多，生意忙得做不过来，
都不敢再接单了。我想，他们肯
定会利用“五一”小长假加班，
那 我 就 跟 工 人 们 一 起 过 个 劳 动
节，听听一线加班工人的心声。
我也是肩负着任务，经浙江省作
家协会推荐，我参加了“2021 中
国一日·工业兴国——中国作家
在行动”全国作家联动大型文学
主题实践活动，用手中的笔，讲
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
工 业 建 设 的 伟 大 实 践 和 辉 煌 成
就，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我的家乡慈溪是一个创造县
域经济奇迹的城市，尤其在制造
业领域。从 2003 年起，慈溪连续
18 年保持全国百强县 （市） 前十
名，作为全国民营制造业经济领
域的典型，拥有上万家制造业企
业，而陶霖珊就管理着自己的两
家企业。

根据电话里的约定，我如约
来到“创盛园艺”，却见工厂里寂
然一片。陶霖珊似乎看出了我的
疑惑，推推眼镜笑着说：“ 《劳动
法》 规定不得强制加班。现在的
年轻人大多也不愿加班，难得有
个 小 长 假 ， 各 有 各 的 安 排 。 加
班，企业人工成本也高，除非有
非常特殊的情况，原则上我们不
主张加班，该放假就放假。我自
己 也 趁 机 陪 妻 子 女 儿 出 去 转 了
转 ， 平 时 都 忙 ， 一 家 人 难 得 放
松。”

陶霖珊的妻子何晨，可是一

位奇女子，她先是放弃北京大学
安逸的工作，投身忙碌的金融领
域，在中关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中
心业绩斐然，后来受慈溪市环杭
州湾创新中心杨利登主任力邀，
来 慈 溪 为 当 地 企 业 提 供 金 融 服
务 。 当 地 报 纸 曾 以 《爱 上 一 个
人，也爱上一座城》 为题，报道
过何晨的故事。

陶霖珊，名字“柔美”，声音
温和，身材却很魁梧。这位出生
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小伙子，
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
获取美国东北大学硕士学位后回
家，目前同时管理着宁波市创盛
园艺制品有限公司和浙创科技有
限公司。前者是传统的注塑制造
工业企业，后者为新兴的科技创
新工业企业，可谓“制造”“智
造”一肩挑。

（二）

我跟陶霖珊重新约定了下工
厂体验的日子。

宁波市创盛园艺制品有限公
司，简称“创盛园艺”，坐落于宁
波慈东工业园区，是陶霖珊的父
亲一手创建起来的。跟慈溪大多
数民营企业一样，从家庭作坊做
起，日渐做大做强，是一家以生
产外贸产品为主的中小型民营独
资企业。

陶霖珊回国后，选择在宁波
和 乐 科 斯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打
工，同时协助父亲管理“创盛园
艺”。

走进“创盛园艺”，办公楼整
洁 安 静 。 50 位 分 别 从 事 产 品 设
计、研发、销售和管理的高级设

计师、外贸业务员、报单员，各
自埋头忙碌着，并没有因为我这
张陌生面孔的闯入而受到干扰。

办公楼后面是上千平方米的
仓库，几乎被出口待运的产品塞
得水泄不通。装卸车进进出出，
一派繁忙景象。

陶霖珊告诉我，“创盛园艺”
2013 年起做外贸，因为产品和服
务质量过硬，不断赢得客户的信
任 ， 产 品 远 销 稍 北 美 、 欧 洲 等
地。尽管当下外国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但“创盛园艺”的外贸订
单依然不断，产品供不应求。只
是受疫情影响，海运订舱相当困
难 。 今 年 的 外 贸 订 单 比 往 年 要
多，但生产的产品无法及时运走。

看 着 被 塞 得 不 能 再 塞 的 仓
库，陶霖珊推推眼镜，无奈地摸
摸脑门。

仓库对面是高大敞亮的注塑
车间，远处就能听到隆隆机声。
80 余台先进的注塑机整齐划一，
像 是 接 受 我 们 检 阅 的 方 队 。 奇
怪，偌大的车间，那么多在机器
在工作，咋没见几个工人？

陶霖珊的介绍，解开了我的
疑 惑 。 注 塑 车 间 里 的 自 动 化 设
备，都是“创盛园艺”人自行设
计的，目前在国内外堪称一流。
投资是巨大的，每台注塑机要 60
万元，但生产效益翻了几倍，日
产注塑物件高达 50 吨，大大降低
了企业人工成本。更重要的是改
善了工人的劳动环境，减轻了工
人劳动强度，保障了工人的生产
安全。

在 陶 霖 珊 口 中 ， 工 人 是 个
“高频词”，突显了这位年轻管理
者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

（三）

在慈溪市文化中心息壤小镇
一 隅 ， 有 一 座 独 立 的 四 层 楼 大
院，院内院外满眼是树绿，令人
心旷神怡。

4 年前的初夏，年仅 27 岁的
陶霖珊，创建了浙创科技有限公
司，以年租金近 200 万元，承租了这
座占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的大院。

“浙创科技”作为新兴科技创新企
业，投身于工业革命的洪流中。

一层拥有各类工业级 3D 打印
机 50 台，3D 打印产品从简洁的日
用品到精细的医疗器械，琳琅满
目。

二层是一间 2500 平方米的研
发实验室，实验室拥有 10 台研发
专用 3D 打印设备和完善的力学与
理化检测设备，主要用于新材料
的 研 发 和 测 试 ， 以 降 低 家 电 日
用、医疗器械、汽车配件等众多
制造业将设计图纸变成实物模型
的成本。

在三楼总经理办公室，我坐
下来与陶霖珊聊天。我心中有许
多疑惑，要寻找答案：眼前这位

“90 后”总经理，明明自家有不错
的企业，国外留学回来为何还去
给别人打工？他是家里独生子，
可以继承家业，为何还要独自创
业去搞 3D 打印？

“那段找工经历，应该算是社
会实践。我从小对科技创新很好
奇。在美国时，就关注 3D 打印技
术的研发进展和市场应用。”陶霖
珊说，美国的 3D 打印技术发展很
快，应用也较普遍。“最初萌生从
事 3D 打印的念头，是因为‘创盛

园艺’对 3D 打印有需求。我爸爸
买过一台 3D 打印机，不光打印机
价 格 昂 贵 ， 打 印 材 料 也 是 进 口
的，每公斤要 2000 多元。慈溪有
上万家制造企业，企业在设计验
证 上 急 需 小 批 量 制 作 样 品 的 技
术，3D 打印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三年多的实践证明，陶霖珊的
目光是精准的。以前，“方太”“公
牛”“大业工业设计”等超百家著名
企业需要 3D 打印，都要去深圳，如
今在家门口就能解决问题了。

“与传统的开模打样相比，3D
打印打样品，只用十分之一的成
本，却创造了 4 倍的效率。原本一
个月都搞不定的事，现在不到一
周就解决了。”现场一位操着苏北
口音的客户，一脸兴奋地竖起大
拇指赞叹。

“浙创科技”作为宁波地区首
家集 3D 打印材料研发、3D 打印
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工业企业，依
托 浙 江 大 学 共 建 新 材 料 研 发 中
心，与浙大材料学院、宁波大学
科技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展
开深度合作，突破了 3D 打印新材
料 核 心 技 术 ， 增 强 了 市 场 竞 争
力，掌握了创新主动权。

在慈溪高新区，“浙创科技”
占地 45 亩、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
米的新厂区已基本竣工。迈进新厂
区，便是一栋五层楼的员工宿舍楼
和食堂，目前正在抓紧装修。陶霖
珊说，想做中国智造企业，得留住
人才；想留住人才，解决他们的吃
饭睡觉是头等大事⋯⋯

跟着陶霖珊跑了两天，感触
很深。只有深入产业一线，才会
对新时代工业企业有更新更全面
的认识。陶霖珊管理的“创盛园
艺”和“浙创科技”，是中国中小型
民营工业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
强，由“制造”转身“智造”的一个缩
影。眼前这位“90 后”青年，有抱负、
肯 钻 研 ，勇 于 从“ 制 造 ”追 逐“ 智
造”，做一名大时代的弄潮儿。

（峻毅，实名朱菁，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
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问津“中国智造”的90后
峻 毅

初夏白昼
渐长，气温升
高 ， 容 易 犯
困，午睡便成
了很多人的日
常。

于 我 来
说，不仅仅在
夏日，一年四
季，中饭后必
须 睡 上 一 会 ，
否则，整个下
午 神 倦 心 烦 ，
萎靡不振，工
作效率大打折
扣。若非万不
得已，无论身
处何地，旅途
中 或 是 会 场
里，即便靠着
椅背、趴在桌
子，我也要眯
上一会。

如果在自
己家里，脱衣
脱鞋，往床上
一躺，被子一盖，自是方便舒适，
容易入眠。但上班族只能在单位里
解决，领导干部们大多有独立办公
室，普通员工常常是好几个人挤在
一间屋子里，便受了不少限制。好
在有些同事另有他途，中午并不呆
在办公室，于是留守人的空间就相
对宽大了。摊开简易小床、休息
椅，关掉日光灯，拉上窗帘，有些
人还蒙上眼罩，堵上耳塞，营造出
夜的漆黑寂静。为避免意外打扰，
大家还自觉搁掉电话话筒，把手机
拨至静音，并不忘在门口贴上一纸
告示：“正在午休，请勿打扰”，无
声劝退那些精力充沛的聊天者，也
可令路过的人压低说话声和脚步
声。

我对睡眠没有研究，搞不清楚
它的机理及效用，据说深睡眠阶段
大脑会分泌出大量有益因子，把一
些“垃圾”“废物”清理干净，相
当于做了个深度吐故纳新。日间小
睡带来的好处确实神奇，哪怕眯上
三五分钟，一觉醒来元气满满，那
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妙不可言。

一直以来，睡眠是我为数不多
的自豪之一，入睡快，睡得死。周
围一些人睡不好乃至依赖安眠药的
情状在我看来简直难以理解。但这
两年，许是年岁递增，抑或是内分
泌 失 调 ， 睡 眠 一 事 也 出 了 状 况 ，
入 睡 倒 还 容 易 ， 但 总 是 过 早 醒
来，闹得一上午头昏脑涨，原先
堪 称 享 受 的 午 觉 也 变 得 脆 弱 了 。
吃 过 中 饭 ， 眼 皮 子 就 开 始 打 架 ，
仿佛有瞌睡虫把我拖入深渊，眼
睛蒙黑，呼噜即起，然而没打几
个回合，忽然就醒了过来，欲再
眠 ， 几 无 可 能 。 于 是 ， 半 睡 半
醒，欲睡不得，黏黏糊糊，混着
不甘、懊丧等情绪，这半天算是受
煎熬折磨了，不得已借助浓茶、咖
啡等加以强行干预。

睡不充足、睡不通透，危害甚
大。三年前的一次经历至今让我心
有余悸。那天下午，为了赶时间，
中饭后没有休整就驱车上高速回
家。途中睡意一阵阵袭来，浑身提
不起劲，脑海像遭了雾，一点点迷
糊。我强打精神，放大音响，不停
大张嘴巴，打自己耳光，然而眼皮
依然沉重如山压下来。有那么一
刻，我的意志再也坚守不住阵地，
眼前一黑，身子一瘫，意识全无
⋯⋯电光火石间，如有神助，迅速
睁开眼睛，神智恢复清醒，我惊恐
地发现自己的车子已从第一车道漂
移到了第三车道，万幸的是，那几
秒钟里，前后左右都没有其他车
辆。

这次历险让我对午后小睡心生
虔敬，别人是“酒后不开车”，我
则是“不睡午觉不开车”。高速开
车极耗心神，精气神不足，昏昏沉
沉迟早会出事。即便是上午，如果
哈欠连天，便绝不硬撑着，找个就
近的服务区，放平驾驶座，把瞌睡
虫赶出去再说。

前两天外出培训，课程排得
紧，中午没法休息，下午早早结
束后本想回单位找点事做，现在
也管不了这么多，先骑公共自行
车回家，一头栽倒在床，补上午
觉，醒来后再该干吗干吗。“天大
地大，睡觉最大”，如今差不多成
了我的信条，绝不在睡觉上亏待自
己。

自己有了这份觉醒，但读小学
的儿子基本不睡午觉。原因无非
是 课 程 和 作 业 太 多 ， 中 午 下 课
晚，下午开课早，有限的一点时
间哪能睡得进去，久而久之形成
习惯。这对于正处在生长期的孩
子着实不利。回想起我们的学生
时代，从“五一”至“十一”执
行夏令时，学校规定学生都得午
睡，还有老师监管。住校生可以
回寝室躺卧，通校生路近者回家
休息，远路或不愿回家的则在教
室里睡，多数人趴在桌子上，而
我，常常搬几把凳子、椅子拼成
一排，速成简易硬板床，叠几本
书当枕头，身子平平搁上去，简
直不要太舒坦。

小
睡
一
会

王

梁

一个人行走在大嵩岭上。
从田畴阡陌一头扎入山的浓

绿中，我放慢脚步，仔细倾听：
鸟的鸣叫高高低低，明快婉转，
应和对答，长长短短；其次是溪
声，流过浅滩，或从石阵中突围
而出，或跌成一截瀑布，都有些
不同的声响。隐在最后一层的是
林 涛 ， 初 夏 的 风 有 劲 ， 一 阵 一
阵，古道在谷底，林涛声从对面
的山坡上传来，好像山神粗重而
富有节奏的呼吸，从树木的缝隙
间看过去，许许多多碧绿浓密的
树冠随风低伏或昂起，像簇拥着
推进的海浪。

一边走，一边听，同时也在
看，看野花的妍，水潭的幽，草
木的青。

专注于看的时候，原本在前
台演奏的大自然鸣奏，都退下去
成了背景音乐。

金银花盛开成流瀑样，白色
间隔着金色，相依相生；过路黄
伏地而生，它的花朵精致，像是
用黄金打造出来的胸针花饰；一

处潮湿的小平地，铁线莲开出蓝
色的花瓣；路旁，溪边，到处招
摇着蒲儿根的黄花，阳光穿过树
叶间，像舞台光，照到其中的几
朵，它们鲜活艳丽，无疑是山谷
里最骄傲的少女。

蓬蘽就是苗子，红果点缀绿
叶，诱惑了舌蕾；楝花才谢，小
水库的水面上漂满了它蓝白相间
的碎花瓣；不能对盛大的绿熟视
无睹，绿是大一统，是主色调，是
压倒一切的力量，青草嵌满了卵石
路的缝隙，山坡是低矮的灌木，临
溪则是粗壮的大树，一律绿意盎
然，翠色欲滴，许多路段，两边的树

木搂肩搭背，形成天然廊棚，行走
其间，阴凉舒适。

至此，我的疲倦已经完全消
除了。

是 的 ， 我 是 因 为 感 到 困 乏 ，
才想到来大嵩岭走走的，希望山
里的风景、清新的空气和适度的
有氧运动能治愈我城市生活中累
积起来的疲劳。

大嵩岭是古代沟通东钱湖地
区 和 大 嵩 滨 海 区 之 间 的 交 通 要
道，在岭墩，还有福泉山茶场的
一个分队驻地，有农田、池塘和
房舍，放到今天，是个理想的隐
居之地。再往大嵩方向走几步，

有大批的水杉林。我挑了路边一
块平整的石头，坐了下来。卸下
双肩包，里面有一只苹果，一瓶
矿泉水，三片咸饼干，这是我的
轻简午餐。

我慢慢吃着，回忆起前两次
来大嵩岭的情景。

第一次来大嵩岭，应该在十
多年前，我们全家人一起来的，
那时，母亲还没有脑梗，七十几
岁 的 人 ， 还 非 常 健 朗 ； 我 的 姐
夫，还没有离开人世，这一带是
他 的 故 乡 ， 线 路 很 熟 ， 兼 作 向
导。我们到岭墩，稍作休息，原
路返回。现在，再也组不拢这支

队伍了，母亲连去小区里走走都
成为奢望，她已是轮椅上的人了。

第二次来大嵩岭是和朋友们
一起来的。我们说好，把队伍分
成两组，分别从东钱湖的洋山村
和另一头大嵩登岭，在半途相遇
的时候，双方交换汽车钥匙，走
完全程后，开着对方的车去瞻岐
吃海鲜，这样做，就不用再走回
头路了。朋友在一起言谈欢笑的
情景就在眼前，但实际上也过去
了五年多，好像中年以后，有人
暗暗拨快了时针的转速，稍作回
首，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几次来这里，和家人在一起，
大嵩岭是一条洋溢亲情的古道，和
朋友在一起，大嵩岭是荷担友情的
古道，独自一个人，是一条回归大
自然、令人沉醉的古道。

回去的路上，我不再谛听林
中的各种声音，目光也不再停留
在 一 花 一 叶 上 ， 只 感 到 脚 底 生
风 ， 像 一 个 带 着 任 务 赶 路 的 侠
客，我已沉浸在疾行的快意中，
任汗水流淌。

大嵩岭上
余 艇

一把镢头铁铲 竟挖出了
一支八千人的地下军团
番号 属于大秦
任务 潜伏二千年
军纪 不透露风声
所有的将士 坚守战壕
把话语权 交给了麦克风

或许 那时大漠扬尘
飞沙走石 你们选择了
地下潜行 或许
那时地下缺氧
你们选择了失语
延长呼吸 直至窒息
但仍保持一种前行的姿势
或许 那时征战六国
你们是精兵悍将 渴了
趴在临潼河边 咕噜喝水
看到水里面 拥有

日月星辰的闪烁
蓝天中白云的飘逸
还有春夏秋冬的美景
你们选择了 留在此地
或许 在血雨和腥风中
你们选择了坚强
没有泪流一滴 但在千年后
你们又怕重见天日
哪怕 出土短暂十秒
因为 你们最惧怕毁灭
担心 瞬间变成白灰

或许 世界可以重选
那么 就让锻造兵器的实验
转向 如何拯救生命
让兵刃相见 转向
携手合作 共建家园
此刻 面对你们的眼神
我有更多的凝视和倾诉

兵马俑
应满云

紫色浪漫 周建平 摄

□诗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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